
! 郑自华

! ! ! !报载，第七版
《辞海》编纂出版工
作也已经在 !"#$年
正式启动，并将于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七十华诞之际
出版。
我还记得，在孩

提时，我就对字典充
满了敬意，那年，我
在读小学，一次有事
到办公室找老师，看
见老师正在翻一本
厚厚的书，老师说：
“这是我的不说话的老师。”小学时
代学生对老师都敬慕得很，而老师
称这本厚厚的书为老师，可见这本
书不简单，于是我知道了这本厚厚
的书就是字典。进了中学我才知道，
《辞海》比字典更详尽、更丰富、更全
面。如果把字典比作老师，那《辞海》
就是教授了。&'('年，《辞海》正式
出版了，为了便于收藏和阅读，出版
社专门出版了缩印本，价格 !!)!%

元。这笔金额对今天来说实在是微
不足道，稍微过得去的烟只能买 &

包，可当时的 !!)!%元要占我一个
月收入的近一半，而且那个时候的

我正在装修新房准
备结婚，钞票相当紧
张。我打听到印刷厂
内部正处理一批《辞
海》，无非是在《辞
海》的扉页上盖了
“印刷质量不符规
格，售价玖元伍角”
字样。恰好耀庭兄在
这家厂工会工作，当
我赶到厂里，谁知只
剩下一本了，有好几
个人都争着要，都在
讲自己需要《辞海》

的理由，我灵机一动，赶紧拿出那张
崭新的、大红的《结婚证》：“我的结
婚新房需要书香味”。那年头商品奇
缺，许多东西都得凭票供应，我只能
将《结婚证》随身带，真没想到这回
派了大用场，耀庭兄顺水推舟，于是
我拥有了心仪已久的《辞海》缩印
本。我将它放在新房的最醒目处，同
事、朋友来玩时，首先看到的就是
《辞海》，再一看价格，都羡慕得不
行，于是我得意洋洋将 ')$%元买《辞
海》的故事说了一遍。《辞海》是我所
有藏书中单本最厚、块头最大的一
本书，也是使用价值最高的书。

九元五角买《辞海》! ! ! !今年是德国杰出音
乐家、世界音乐史上最
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被
称为“乐圣”和“交响乐
之王”的贝多芬逝世
&'%周年。我有幸请我
国著名雕塑家和音乐家
唐锐鹤教授设计并亲手
镌刻了一把乐圣纪念
壶。此壶高 (*+，宽
#,*+ ，壶型为柱础。壶
体由青年壶艺师孙宏地
精心制作，泥料为宜兴
的降坡泥。
唐教授在壶体正面

精心创作并绘刻了贝多
芬的头像。头像上，贝多
芬目光坚毅，卷发冲冠，
嘴唇紧闭，手持一只老
式助听器，正在创作其
最著名的交响曲—*小
调第五交响曲《命运》。
此像刻画栩栩如生，形
神兼备。头像下方刻画
的一组五线谱，正好是
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开
头出现的强有力的富有动力性的四
个音。贝多芬在总谱此处写下一句
动人心魄的警语：“命运在敲门”。壶
体的另一边则刻着中国《易经》中的
经典之词“天行健”，同时，在其下方
一行漂亮的花体英文“-./0.1 +20!

314 0342526789: +/1 7;530314 *./7.!

8.7789)”（意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与之相互映照。此正应着命
运多舛而不屈服于宿命的贝多芬那
自强不息的可贵精神。落款分别为
“唐”和“<63=.”。此壶中西合璧，文

化信息和内涵颇丰，是一把题材独
特的纪念壶。

贝多芬（&((%年 &!月—&>!(

年 ,月）是个音乐天才。凭着对生活
的狂热之爱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他以极其丰富的表现手法和形式充
分展现内心的丰富思想和炙热情
感，并表达出属于全人类的坚强意
志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追求。他
承前启后，不仅是古典主义风格的
集大成者，同时又是浪漫主义风格
的开创者。他创作的 '首交响曲对
世界音乐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和价值。其中 *小调第五交响曲
《命运》更是脍炙人口，成就非凡，是
他留给全世界宝贵的精神财富。
《命运》是一首英雄意志战胜宿

命论、光明战胜黑暗的壮丽凯歌。贝
多芬开始构思并动笔创作 *小调第
五交响曲是在 #>%? 年，完成于
#>%>年。其间他的耳疾不断恶化，
听觉日渐衰弱，已完全失去了治愈
的希望。但他不屈服于命运的挑战，
战胜了失聪病痛的折磨和心理情感
的绝望，创作出了这部被恩格斯盛
赞最杰出的音乐作品。

奥地利诗人格利尔·巴采在贝
多芬的墓碑上题词：“当你站在他的
灵柩跟前的时候，笼罩着你的并不
是志颓气丧，而是一种崇高的感情；
我们只有对他这样一个人才可以
说：他完成了伟大的事业……”

责任编辑∶祝鸣华 视觉设计∶黄 娟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zmh@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C72017年2月18日 星期六

/民间收藏

! ! ! !竺指“天竺”，是中国古代对印
度的称呼，“震旦”又是古印度对中
国的称呼，而让两大文明古国联成
一位印度诗圣的中文名“竺震旦”之
梁任公文献，尘封近百年后，如今又
现身寒斋：“顷欲刻图章一对赠泰谷
尔，其文如下：‘竺震旦印、复归自
然’石不必佳，但愈大愈好，刻好拟
装成一匣，于彼生日（八日）赠之。
（旁刻赠泰谷尔先生，梁〇〇等字
样）请公切托茫父即日觅石并觅人
代刻，所费即如数奉上，但望能以七
号交来。敬上。季常。启超，二日。”
季常是骞念益，松坡图书馆总务部
主持，茫父即书画家姚茫父，笺为
“饮冰室用笺”。有关这段世界文坛
佳话，又要追溯到一九二四年的四
月十二日。
这天是农历初九，一弯新月刚

下天穹，徐志摩便早早出了门赶去
虹口的汇山码头。江畔的寒风吹冷
了志摩秀颀的脸，但他此刻的心还
是暖意融融，不时踮起脚尖注视着
黄浦江上缓缓驶近的“热田丸号”邮
轮，忽然志摩兴奋地指着二层甲板
说：“看！那个戴红帽的白胡子老人
不就是泰戈尔吗？”岸上欢迎的人群
开始躁动起来，“在哪里？在哪里？”
等船靠上码头，人们这才看清

了泰戈尔身披棕色长袍伫立船栏边
凝望着岸上这座华丽的城市，见欢
迎者脱帽行礼，他也微微欠身俯首、
合十为礼，这位全球闻名的印度“诗
圣”应梁启超、蔡元培之邀，乘坐“热

田丸号”当天抵沪，开启了他的首次
中国之旅。
徐志摩与郑振铎、张君劢等随

欢迎人群涌上甲板为泰翁戴上花
环，坐上早已为他准备好的藤椅摄

影留念，面对记者他情不自禁地说
道：“朋友们，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到
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相信
我的前世一定是中国人！”这番话深
深感动了在场的每个人，他们簇拥
着泰戈尔一行下了船，乘车前往下
榻的沧州别墅。
泰戈尔来了，上海首先向这位

伟大的印度诗人敞开友好的胸怀，
徐志摩以接待员及随行翻译的身份
不离泰翁左右，一同赴龙华赏桃花、
悠游“爱俪园”，又偕诗人去杭州西
湖泛舟。泰翁在沪逗留期间广泛接
触各界人士，多次作了公开演讲，他
的到来无疑是中国文化界的盛事，
也是近代中国在西方思潮不断涌入
的同时，聆听到了一位东方智者的
声音，受到大批崇拜者的热烈欢迎。
然而作为诗人的泰戈尔并没谈诗，
而是为上海引入西方物质文明后看
不到丝毫东方文明的危机担忧，固
然引来了知识界两派对立的纷争，
有人在演讲会场里散发反对他的传

单，这也让他感到迷惘和失落。
结束了上海之行，泰翁一路北

上，相继访问了南京、济南、天津于
?月 !,日抵达北京。在京期间泰翁
应邀又作了数次演讲，耐人寻味的
是欢迎者的掌声与反对者的批评声
同样热烈，他的一言一行不知不觉
已被推入“东西文化之争”的漩涡
中，但他阐述的爱、宽容与和平的理
想也在人们心中引发深邃的回响。$
月 >日适逢泰翁 @?岁生日，北京的
学界朋友胡适等人在协和大礼堂为
他举办了庆生宴，志摩的老师梁启
超先生也赶来祝寿：“今天我们所敬
爱的天竺诗人在他所爱的震旦地方
过他 @?岁的生日，我们极诚恳、极
喜悦的心情，将两个国名联起来，赠
给他一个新名叫‘竺震旦。’”并将两
方印章作为贺礼亲赠老人。
泰翁十分珍视“竺震旦”这个名

字，每每提及都会动容，诗人用自己
的一生，履行着促进中印文化交流
的承诺。
“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

国衣服。
我心里早已明白：
我在哪儿找到朋友，便在哪儿

获得新生，
朋友带来了生的奇迹。”

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

! 王金声

! ! ! !平斋黄教奇兄旅居日本静冈市
近三十年，执教传统书法篆刻，传授
中华文化，成就卓著，已恭列日本篆
刻家协会常务理事之座。!%#, 年，
日本久能山东照宫博物馆为纪念日
英通商 ?%%周年举办纪念特展，请
黄教奇摹刻了一方 #@#,年江户幕
府时代盖在日本通商“许可状”上的
巨印———“源家康忠恕”朱文印，展
出后由东照宫博物馆永久收藏。教
奇兄回沪时送了我这张印拓，印面
>)$">)>*+。整方印刀法醇厚古朴，
石花斑驳自然，甚有旧气。此事可与
徐庆华兄去年为上海交大重刻“交通
大学印”，合成一段印坛瑜亮佳话。
这方印原物已经流失了，印样

是从英国牛津大学博物馆所藏的
“许可状”上复印来的。教奇兄花了
一周时间精心刻制，其认真的作风
可以想见，为了求证这方印的正确
释文，他专门请教了日本篆刻界的

权威真锅井蛙与河野隆两位先生。
我认识教奇兄也有 !%年时间了，那
是在我们韩门一位日本篆刻家师兄
出口芳治来沪办展的开幕式上，教
奇兄的主持风格端庄、儒雅，声音浑
厚、纯正，我以为是请来了哪位电台
播音员，所以印象很深刻。教奇兄的
父母家离我家只相隔一条半马路，
所以他每次回沪，我们俩总要一起
喝个茶谈谈艺，受益良多。
我对此印的释文总有些好奇之

心。这方印在日本现在通常公认释
读为“源家康忠恕”。源家康就是德
川家康，他是建立江户幕府的一位
伟大将军，因开创江户幕府 !@$年
强盛、和谐时代而受到日本人民的
尊敬和崇拜。印是用古汉字篆写，从

排列看应是两列六字。看字的结构，
作者可能是略通汉字的日本人，在
古汉字基础上尽情发挥了抒情的想
象，笔画变得脱离了汉字的书写规
律。左上一字三笔，可以作“水”、

“永”等字猜想，左下的“恕”字“心”
部也分拆得离谱，但总体上还能看
出明代汉字印的风貌，在稍后时期
的周亮工《赖古堂印谱》中尚能找出
近似风格的印例。
如将此印两列顶上两字合读为

“源”，一字横骑两列，这种构印法在
古代中国从无先例，且从本印的结
构看，此字怎么也不像是“一个字”，
左右情意相背，高低分离相乖，作者
当初设计时，难道没有想到会被后
人识读为“水”、“原”两个字，自找麻
烦吗？
德川家康原姓松平，后奉敕改

姓德川，松平源自藤原氏，自称源自
源氏，是有着复杂的因缘的。有关松
平家康的改姓，是一个日本战国史

研究领域的专题，此印或许是研究
中的一个颇有故事性的重要史料也
未可知。后人将此印释读为“源家康
忠恕”，有其不那么简单的原因。在
《中日文化交流史》资料中可以找
到，德川家康江户幕府时期曾有“源
家康弘忠恕”朱印用在外交文书上
的记录，当时建立了“朱印船”制度，
即出国贸易的船只必须获得幕府批
准，得到幕府发给的朱印证书。当时
的角仓了以出航安南国的两年前，
德川幕府已致函安南瑞国公阮潢，
“本邦之舟异日到达贵地，以此书
印，可以认证；无印之舟，不可许
之。”如果这方朱印就是教奇兄所摹
的此印，则左上一字曾被释读作
“弘”字，但从字形看显然很牵强，右
半字拆为分离的两笔，这种美化实
在没有依据。究竟如何释文？又如何
理解这种日本印现象？期待研究者
进一步探索。

平斋摹刻源家康巨印 ! 李志坚

乐圣纪念壶
! 蔡一宁


